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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我被外交部借调至
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工作。
半年后，许光建总领事离任回国。
1993年1月，新任大使衔总领事段津
飞抵悉尼。在总领事馆举行的欢迎晚
宴上，段津举着酒杯来到我们领事部
餐桌前，亲切地对我说：“老崔，我们是
老乡，我也是常州人！”

段津出生在金坛城里，是段玉裁
的后代，其父是著名教育家、上海育才
中学校长段力佩。他在上海读书，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他
知道我来自常州市外事办，是通过外
交部高翻的英语考试、取得不错成绩
而被派驻悉尼总领馆的。他鼓励我珍
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为国家外交
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希望我们共
同努力，为家乡常州做点事情。

段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
被派往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
谈判代表团任翻译，系新中国第一代
英语翻译，曾为邓小平、陈毅、李先念、
郭沫若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后来担任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新闻
参赞、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1990年
至1993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

工作干练严谨、
善于演讲的外交家

1993年8月9日，段津安排我和夫
人陪同常州老乡吴阶平副委员长和省
人大韩培信主任乘船游览悉尼海港。
吴阶平德高望重，医德医术超群，是我
们常州人的骄傲。我们边品尝精美茶
点，边欣赏悉尼海港美景，乡音暖暖，乡
情浓浓，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段津拥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特
有才能，知识渊博，英语流利，幽默风
趣，多次被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悉尼高
等学府邀请前往演讲。他既懂得世界
文学巨匠的名言典故，又懂得东西方
文化差异，懂得如何抓住听众的心理，
每次演讲都很精彩，许多青年学生围
住他要求签名并合影留念。

段津每天晚上外出活动回到总领
馆，总让厨师烧一碗稀饭或面条。他是
带着任务出席活动的，与外宾讲话交流
多，更主要的是他“享受不了”西方外交
场合的美食佳肴，因为他有严重的胃
病。段津十分重视外交政策调研工作，
经常与负责政策调研的领事商定调研
主题，广泛阅读外国报刊，广交外国朋

友，及时捕捉时事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从而写出有分量、有见地的调研报告，
为外交部和有关部委制定涉外决策提
供参考，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作为总
领馆领侨组负责人，我具体主管外国人
来华签证工作。悉尼是个“大码头”，相
当于中国的上海，悉尼总领事馆每年签
证数量比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驻
墨尔本总领馆签证量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认真严谨工作，护照签证从未出过
差错。外交部领事司把驻悉尼总领事
馆列为外交部驻外总领馆中8个重点
调研馆之一，外交部有关领导把段津领

导的悉尼总领馆的工作称作该馆历史
上的“黄金时期”。

为常州市政府代表团
举行专场招商招待会

1994年9月，由常州市市长孟金
元率领的常州市政府代表团抵达悉
尼，段津以总领事的名义在总领馆为
常州举行专场招商招待会。会前，段
津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接待工作，从代
表团的吃住行到邀请出席招待会的对
象、会场布置、常州宣传材料等，都做
了精心布置。我具体负责印发段津总

领事的邀请信、布置会场、孟金元市长
讲话翻译、接机迎送等事宜。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新南威尔士
州政府官员、悉尼市副市长曾筱龙、工
商界巨头、华侨华人代表等 150 多
人。段津总领事和孟金元市长分别致
辞，并播放了介绍常州和常州招商项
目的录像。段津热情洋溢地推介家乡
常州，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强烈的反
响。招待会扩大了常州的影响，提高
了常州的知名度，广交了朋友。总领
馆的总领事为国内单个城市举行专场
招商招待会是很少见的。我们还安排
代表团参观了悉尼莱特市高科技园，
与市长进行了交流。在万里之外的异
国他乡能为家乡做些事情，倍感亲切
和自豪。

为常州在澳大利亚
缔结友好城市牵线搭桥

我在悉尼总领馆工作期间，常州
市外事办公室领导提出，希望与澳大
利亚一个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我向
段津总领事汇报后，他很重视，不久向
我推荐悉尼南面的赫斯特维尔市。该
市距离悉尼商业中心16公里，工商业
发展很快，食品加工业、汽车修理业、
文教、医疗事业都比较发达，也是一个
海湾港口城市，与常州很般配。常州
市外办同意后，我随同段津三下赫斯
特维尔市，拜会该市市长、议会和工商
界人士，提出两市发展友好关系的意
向，得到对方积极响应。经过几年的
友好交往，经双方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1998年5月6日，赫斯特维尔市与常
州市缔结为友好城市。

1997年7月，段津从总领事的岗位
上离任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副会长。他总结了毕生做演讲的
经验和体会，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
《如何用英语作精彩演讲》一书。2002
年，他应常州市外办邀请，回到阔别已
久的故里常州，受到常州市政府的热烈
欢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金坛的
出生地，看到他家院内一口水井仍然完
好，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他童年时与小
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地方。

段津总领事既是我的老乡，又是
我外交工作的领导和领路人，更是我
的良师益友，是我最尊敬的人。悉尼
总领馆的外交实践为外交部第二次借
调我去驻美使馆领事部工作打下了坚
实基础。

常州籍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吃派饭，这一动宾结构词组，如今
的年轻人恐怕都难以理解其含义了。
它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特定的历史条
件，是指解放之后一二十年的历史时
期。那时候，我国刚从“三座大山”的
压迫之下获得新生，国家还处在百业
凋零、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那个历
史阶段，物质极度匮乏、商业流通极不
发达、广大农村的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而在广大农村工作的相关公职人员，
没有任何吃饭的场所，只得轮流在农
民家里吃派饭，饭费由公家结算。

我家就有两代人吃过派饭。
常州一解放，我老爸担任武进县

新闸区陈渡乡的首任乡长。那时候的
区乡干部是没有工资的，一个月只有
几元钱的生活津贴，还常常欠账。大
凡下乡公干，就由当地的村干部安排
到农民家里吃派饭。也不是所有农民
家里都安排，多数是去贫下中农家庭，
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也得少安排，富
裕中农家庭基本不安排，至于地主富
农家庭，当然是根本不能去的。试想，
刚刚获得新生的穷苦人家，有几家能
吃饱穿暖的？从感情上讲，乡长能来
自己家里吃饭，他们打心眼里感到高
兴和欢迎；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
大多数贫下中农家庭是做不出什么花
样来的，粗茶淡饭能让你吃饱就不错
了。我爸看着人家大眼瞪小眼，总是
叫他们一起吃，可人家总能找出种种
理由让我爸先吃。为啥不能同桌共餐
呢？道理很简单，就那么点菜，大人小
孩都上桌的话，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
扫光了。心知肚明的老爸也就只好吃
个四五成饱就撂筷，嘴上还一个劲地
说“今天吃撑了”。往往傍晚回到家，
吃自个儿的，方能补个饱。

老爸吃派饭的故事，我是听爸妈
讲的。但是，我家招待我的启蒙老师
韩培德吃派饭的情形，我是眼见为实
的了。

靠共产党毛主席的福，九岁的我
才有机会进学堂开蒙。在我上五年级
以前，陈渡小学没有食堂，老师的午
饭，都是分头到就近村庄的学生家里
吃派饭。于是，韩老师便成了我家的
常客。轮到韩老师到我家来吃派饭的
前夕，我妈就要煞费苦心地盘算怎样
让韩老师吃饱吃好了。当然，我妈即
使竭尽所能，也总不如那些有钱人家
的菜上档次。韩老师可能是充分理解
我家的困境，对我妈做的饭菜不仅不
嫌弃，还常常多付一点油盐钱给我
妈。后来，韩老师还力促让我跟他一
起吃饭，一同去学校。可是，我从一些
同学那儿了解到，老师们到学生家里
吃派饭，基本都是老师先吃，老师吃好
后，家里大人小孩才上桌。为什么韩

老师非要我陪他一起吃饭呢？他从没
披露过个中奥秘，直到我上大学时有
一次到他府上去拜访时询问，他也只
是一笑了之，没有作答。

栉风沐雨，寒来暑往，到我上大学
时，我也尝到吃派饭的滋味了。

那是1963年的寒假，作为社会实
践课，学校安排我们年级两个班的同
学全体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参加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那是我首次到农民家里
吃派饭，而且是体验与生我养我的江
南水乡完全不同的大北方农村的伙
食。那时候的大北方农村，农民们都
是以吃粗粮（棒子面、高粱米和小米）
为主，连面粉也得逢年过节或有重大
农事时才舍得吃。当时，我们这批大
学生到社员家里吃派饭，社员们都当
我们是贵人上门，一般都尽力让我们
吃细粮。早饭和晚饭有白面馍馍就小
米稀饭或棒子面糊糊，中午还让我们
吃全细粮的面条或二米饭，有时还能
吃到一顿大米饭。更有条件好些的社
员，早饭还给我们吃烙盒子（就是白面
烙饼），小米稀饭里还会放几颗大红
枣。这种伙食标准，跟我在北京上学
时的伙食相差无几，我是完全可以适
应的。不过，有那么一次，我曾闹过一
个笑话。当时，我们去社员家吃派饭，
领导怕我们不适应，所以规定两人一
组，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我是和我们
班的盛淑英一组。那天的早餐有放了
红枣的小米粥。我吃枣时为了不增加
社员收拾餐桌的负担，就把枣核吐在

手里，拟带到户外去扔掉。可那家的
大婶特别细心，在收拾桌子时没看到
枣核，就问我：“小陈，你咋不吐枣核
呢？”盛淑英捣乱，调侃我说：“他牙口
好，连枣核一起吃了。”害得我当场闹
了个大红脸，竟没顾得上反驳她。事
后，生产队里便传开了，说北师大有个
大学生吃枣连枣核一起吞下去了。

我的二度吃派饭生活，是在1964
年秋冬时节。那是我们作为正式工作
队成员，到河北省衡水县郑家河沿公
社参加“社教运动”。

那时候的衡水，全县都很贫困，而
郑家河沿公社又是贫困县里的贫困地
区。广大社员只有少数人家能全年基
本填饱肚子的，细粮几乎只有夏收夏
种的“双抢”时节能吃上，不少人家连
粗粮都保证不了，还得吃糠咽菜来充
饥。就是在此困境时期，我们工作队
一下开到每个生产队少则七八个，多
则十几名工作队员，天天要在社员家
吃派饭。可想而知，这次漫长而又分
外艰苦的吃派饭日子，对我们同学中
的南方娃（当地社员对我们的称呼）来
说，那可真是“饿其体肤”的极大考
验。因为即使社员们尽心竭力往好里
做，也几乎天天闻不到细粮味道，能有
棒子面窝头或高粱米饭，或小米饭外
加咸菜疙瘩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眼
见好多社员家大人孩子都吃不饱肚
子，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都很自觉，能
少吃就尽量少吃些，往往在晚上开会
时肚子就“咕噜咕噜”唱空城计了。晚

上饿就饿着吧，反正马上就钻被窝睡
觉了。最难熬的是，白天下地劳动
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刨地、除草、
送粪……啥活还都得照样干。即使
这么艰苦，我和同学们也都扛过来了，
没有一个人因怕苦而牢骚满腹的。说
起来，我又比其他同学幸运。那是由
于运动开始不久，郑家河沿工作分团
的团长张敏要北师大带队干部徐文给
他配一个秘书。我有幸被选中，后来
就跟着张敏团长每逢到县城里开会，
就有机会吃食堂了。其实，县政府食
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总能填
饱肚子，比别的同学常常要勒紧裤腰
带强多了。

我的三度吃派饭体验，是在山西
霍县工作时发生的。霍县地处太岳山
脉，全县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山地和丘
陵，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虽然拥有一
辆“豪华”的飞鸽牌自行车，但下乡都
用不上，只能靠两条腿上山下沟。当
时我是在县委通讯组工作，工作性质
决定了我必须经常下乡，一是为采访，
二是为组建全县的三级通讯网。但凡
下乡，就得到社员家吃派饭，那是上世
纪七十年代初。到社员家吃派饭，我
已经有了北京郊区和河北衡水的两度
体验，山西霍县的生活方式跟北京和
河北大致相同，所以，我基本上是能适
应的。而且，这时候的我，头上已顶着
两道光环：一道是县委干部的光环，还
有一道是名校北师大的光环。山里的
农民们一听说县里的干部上自己家吃
饭，而且是来自北京名校的大知识分
子，在他们眼里，既神秘又觉得脸上有
光：“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到我家吃饭
啦！”既如此，他们当然会实心实意地
尽其所能，甚至尽其所有，把饭菜整得
像模像样地迎接我这头上顶着两道光
环的“贵客”了。故此，我在霍县工作
的两年时间里，吃派饭几乎成了一种
享受。但有一点我很不习惯，就是山
西人连喝小米稀饭也浇醋。当时，我
曾听到过一句老话，说阎锡山统治山
西时的晋绥军，缴枪也不缴醋葫芦。
醋，几乎是山西人的命根子。但我这
个人又有个怪毛病，甜苦辣都能吃，唯
有醋令我害怕。我在山西工作十二年
之久，始终也没学会吃醋。故而我在
霍县吃派饭的日子里，每次都会提前
关照帮我派饭的生产队长：请转告东
家千万别给我碗里倒醋。

如今，吃派饭现象早已作古，可我
当年吃派饭的种种趣事，还常常会浮
现脑际。

吃派饭旧事记趣

十年后，我终于体会到一
直以来您是怎样的父亲。虽然
您的曾孙我的孙儿刚满周岁，
但我觉得，孙儿出生以来这短
短的时光，让我对您有了更多
的了解。

我开始关注孙儿时，忍不
住时时猜想，当初您究竟是如
何做到满腔热忱、含饴弄孙
的。你关爱孙儿不是一年，也
不是两年，而是整整三十多
年。至今我仍能强烈地感受
到，自己的孙儿来到人世间在
我生活中掀起的狂波巨澜。
我清楚，跟您为关爱孙儿付出
的一切相比，我伴随孙儿的经
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根本不
值一提。

“有朝一日，你自己有了
二代、三代，你就得学会付
出。”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您经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对您
来说，付出是必须的责任，是
为人父母、为人爷奶必须接受
的一部分。可我年轻时却并
不认同，认为付岀并不时髦，
更无吸引力可言。

哦，父亲，现在我又能说
些什么呢？我正在学会必须
的付出。

光阴如梭，我已退休快
十年了，我开始将为爷之道
看成是踏入“真实生活”的第
一步。一直到孙儿出生的那
一刻，我才意识到在此之前
我过的那种生活——相对来
说轻松自由、无忧无虑。如
今，我自己也荣升为爷爷，并
且似乎理所当然获得了引以
自豪的资格。可往往又会陷
入莫名的焦虑、不安，甚至一
日不见孙儿，如隔三秋般的
煎熬。

每次孙儿午后小憇醒来，
他会兴奋地看着我。即便在
由他外婆照料的时光里，我
隔三差五去探望孙儿，他会
用小手快捷地指着我，想来
是心里在说：“爷爷来了！”当
然，还会冲着我绽开灿烂的
笑靥。每当这时，我周身会
涌动着满满爱意：“来，爷爷
抱抱！”我分明感觉到，自己
脸上浮现的笑容恰似父亲您
脸上的微笑，那还是我在多
年以前的某个早晨在您的脸
上看到的。1982年7月19日
上午，我儿子出生第二天，您
便急切赶到医院产房，您笑

得是那样舒展，嚷嚷着“回家
啰！”又或者，假如在您看望
孙儿时，小宝贝做了什么特
别可爱的动作，我们俩会不
约而同地交换着相同的眼
神，那饱含着的一往情深，我
至今才体会到的血浓于水。

如今，每当我紧紧拥着孙
儿，又或在他熟睡时，轻轻抚摸
他的脸颊，我会看到您的双手
当初曾做着同样的动作，亲柔
着您的孙儿。我就会觉得，似
乎自己的手心里就握着您传递
给我的父爱和安全感。现在，
我又将这份厚爱毫无保留传给
了孙儿。

孙儿常常会在我的臂弯
中沉沉睡去，我会甜甜地、目
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十多分
钟。那光洁的脑门，那柔滑
的肌肤，还有他在睡梦中蠕
动着的小红嘴唇，真是太完
美了。一阵激动掠过我的全
身，爱意、赞叹、关心、幸运，
以及更多的复杂情感交织在
一起，使我心潮澎湃。我突
然记起了父亲您在六十岁生
日那天，怀抱着您的孙儿时
您那难以言说的神情。足足
个把小时，您不曾尝上一口
为您准备的生日蛋糕，只是
默默地紧紧搂着孙儿。

有一年的秋天，那是非常
凉爽的下午，你和往常一样，
从北直街小区赶到清潭幼儿
园对面的亭子里，等候着孙
儿放学。一阵瓢泼大雨，待
我心急火燎急赶到时，已是
傍晚时分。也就是说，父亲
您在风雨中贴身守护孙儿三
个多小时了。您的全身早已
被雨水淋湿，而您的外套俨
然成了遮风挡雨的伞，将孙
儿围得严严实实。您如此无
私地付出，让我泪盈于睫。
现在想起来，依然会愧疚，依
然会不安。

直到今天，我才通晓这爱
意何以能传承至今，而始终如
潮涌动着！对我而言，这并不
亚于一个真正的奇迹：父爱被
再一次发现、重复，并再次传
承下去——就如同在我们的
生活中，它从您的手中传给了
我，又从我这里传给了孙儿，
日后从孙儿那里依然还会传
给他自己的儿女们。

父亲，您所表达的深厚
爱意原本就是一种馈赠！

父 亲

在又一个父亲节到来之
际，重拾小时候琐事记忆，也
是对父亲的一种纪念及父爱
的一种诠释。

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每当“两忙”，即夏收夏种、
秋收秋种，农村学校三年级以
上学生，学校都会择机放忙假
支援农业生产的。

至今我还记得我上三年
级那会，学校夏收夏种放忙
假后，我不愿意专做那些零
碎琐事，如劁埂脚、拾麦穗、
撒灰，包括帮母亲淘米洗菜
烧饭等，觉得自己都大了，想
趁放忙假的机会学会一些扎
实的农活，特别是莳秧。那
时听老农讲，“农民不会莳
秧，不能算是真正的农民”。
因此想，自己生在农村，长大
了肯定是农民，首先必须学
会莳秧。但是在那个年代，
都是靠挣工分吃饭的，一般
都不愿意教，一怕耽误争工
分，二怕误了农时。就算跟
父亲学，我也怕影响父亲挣
工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
思，决定收我这个“徒弟”。

为了不影响挣工分，父亲
利用收工吃饭的间隙，在家
里就给我讲述莳秧一步步的
要领。他用筷子、八仙桌做
道具，用筷子模拟秧苗在台
面上比划，包括怎么样拿秧
把，父亲都详细地给我讲解
了。他说，左手拿好秧把，右
手掰开秧门，用左拇指添秧
苗，接着右手食指、中指、无
名指协同“作战”，把秧苗插
入泥中。莳秧要求比较髙，
每棵秧规定一般是3—5根苗
为宜。有人为了抢工分图
快，有莳一二根秧苗的也懒
得补上，这就是俗称的“瞎
棵”，是不允许的，质量检查
小组查到了是要勒令翻工补
上或扣工分的。还有莳秧行
距、间距都要直，就像阅兵场
上的仪仗队，横看竖看都要
是一条线。父亲说了，要达

到这个标准，莳秧时要端正
姿势，屁股要下蹲，左手臂不
能撑在左腿上，就是俗话说
的不能“撑撑头”，双脚往后
缩退，不能提出泥面，要顺势
往后拖，不能歪斜，做到了以
上各点，并掌握了要领，那么
你莳秧就学会了一半了。听
着听着我都有点懵圈了，好
复杂！都说“实践是最好的
师父”。真正到自己下田实
践，连一把秧都握不过来，父
亲就叫我握半把；开始时，弓
腰半蹲姿势也不对，屁股翘
得老高，父亲提醒我屁股要
下蹲式。

实践证明，莳秧确实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看人家莳
得既快又直，到自己就显得
笨拙无措了，真的是应了那
句老话：“看人挑担不吃力。”
尽管父亲已给我讲了那么
多莳秧要领和注意事项，但
是 ，我开始莳秧横竖都不
直，远看秧棵如在调龙灯，
近看秧棵都歪倒在水里，土
话叫“面水秧”，倒头倒脑，莳
成这样的秧是不容易活棵
的。还有莳成“烟筒头秧”，
秧根翘露在泥外，这样的秧
也不容易成活。在学莳秧过
程中尽管父亲一直在讲要
领并纠正我的姿势，此时的
我显得还是倔拙，真的又应
了那句话“ 自己挑担压断
脊”。好难啊！心里惶恐不
安，以为要遭父亲一顿痛骂
了，父亲反而温柔地说：“做
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任何
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别
急，慢慢来。”此时此刻，父
亲显得非常有耐心，在我一
次次笨拙无措时，他不训也
不骂，而是循循善诱。瞬
间，我肃然起敬，父亲在我心
里是那么的伟岸高大，心想
只有父亲才会那么无私。都
说父爱如山可擎天，父爱如
伞可挡雨，这些话确实是颠
扑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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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一次下乡时与大队干部的合影，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①在悉尼总领馆1993 年华侨华人国庆招待会上，段津总领事致
辞、我作主持人。

②1993年，在段津总领事的安排下，我和妻子陪同江苏省人大主
任韩培信游览悉尼海港并合影。

②

①


